
红尘旧事，多少繁华在等待中落

寞。多少岁月在等待中忽已向晚。

与一株花的邂逅，与一个人的重

逢，在颠沛流离的光阴里都有定数。

那弯浅浅的碧水，只有在人来时，才喧

腾起难得的芳华，更多的时候素心等

素人，在花开花落花满天中归于寂静。

那天，学校一群热爱摄影的同事

赴永嘉采风。我牵着友的手缓步走过

搭石，碧水投射我们清晰的倒影，就像

照见前尘往事，茫茫人海中，能为友

人，概率不高，如果彼此的生活偏离了

一点点轨道，交集的可能性几乎为

零。我多走了几步，抑或你偷懒在某

个景点流连一会儿，我们也没有携手

走过搭石的可能。刚好在那一刻赶上

了，于是满心欢喜，合影留念。身边的

人来来往往，唯有彼此相握才是妥帖

安心的，这种安心是一颗灵魂遇见另

一颗灵魂，是一朵花催开另一朵花，是

一种思想点亮另一种思想！

大巴带我们到茗岙一号摄影点

时，镜头里是灰蒙蒙一片，我们处在不

花不果的季节，兀自尴尬着。抬头远

望，山的东边艳阳高照，车来车往，都

市繁华；山的西边黑云压城城欲摧，层

层的梯田在乌云笼罩下喘不过气来，

在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办时，豆大的雨

点逼得我们纷纷向大巴车逃窜。唉，

东边日出西边雨。

等待，等来的并非都是美好。桃

红柳绿是上天的馈赠，狂风暴雨亦是

命运的礼物，面对无常，只有照单收

下。幸好一路有你同行，苦一点也愿

意。

采风归来，尽管身心俱疲，君同事

执意要陪儿子上两小时的书法课。我

敬佩君同事的母爱情深，反思自己：有

多久没有耐心陪过儿子？一切的人际

关系中，只有亲子关系是越长大越疏

离，为人父母者只能目送着孩子渐行

渐远，直至走出自己的视线。

一日，坐在车里想把手机里积攒N

年的采访录音交给主人公转存，于是一

边聆听一边删除那些与采访无关的录

音。摁下点播键，生活的片段在声音里

咿咿呀呀跑出来，有叮叮当当的钢琴

声，有深情的朗读声，有某次公开课的

录音声，纷纷扰扰，令人哑然失笑。

忽然，一段奶声奶气的声音抓住

了正在开车的先生，他侧脸问我：这小

姑娘声音真甜，谁家的？

你儿子。我淡淡地说。

车戛然而止。先生转过身子，不

相信地望着我。车厢内流动着清澈的

童音，稚嫩干净，仔细分辨，那的确是

普通话标准的男童声。那些美好记忆

都回来了，学音乐的儿子小时候对发

音咬字表现出不一般的天赋。曾有朋

友问先生孩子是不是有一个播音员妈

妈，音准这样好？为此先生得瑟了好

一阵子。

随着时间流逝，儿子的灵性逐渐

消失，直至泯然于众也。作为一个父

亲怎么允许自己儿子不优秀？于是粗

暴的训斥代替了和声细语的引导。学

业的压力激发青春期儿子的叛逆反

抗，父子俩常常一见面就针尖对麦芒

呛上了。如今，在这段流逝的声音时

光里，一个父亲找到了淡忘的柔情。

他接过补习班归来的儿子的书包，拥

抱了儿子。

咦——老爸，都起鸡皮疙瘩了。

儿子逃离了父亲的怀抱，打开车载音

乐，震耳欲聋的摇滚响彻车厢……

等待。无奈光阴令人老，岁月忽

已晚。尽管我们彼此不再同拍，那有

什么关系呢？我一直在等你。

“亲，明晚有空？聚聚？”

“好哩！”

F 发来微信，无需多问，六闺蜜聚

会，没理由不去。

夜幕四合，华灯初上。踏着秋水

般波澜不惊的月色，如期来到富丽堂

皇的酒店。

推开贵宾8号包厢，水晶吊灯下，柔

和光线里，妆容精致的F、M正挤在一张

简欧式靠椅上窃窃私语。“来了呀，再来

两个就开席。”F 抬头对推门而进的我

道。“怎么再来俩，应该仨吧？”我回话纠

正时，包厢门应声而开，L、Y 带着一股

香水味飘了进来。“服务员，起菜。”F一

边扯我们入座，一边扭头对肃立一旁的

服务生下指令。“Z 呢，怎么还没来？”L

问。“先吃，等下慢聊。”M轻答。

我正琢磨着 Z 怎么姗姗来迟之

际，一服务生托个白瓷盘推开包厢门，

传菜员上菜同时浅笑道：“桂花年糕，

各位请慢用。”桂花年糕，童年味道！

糖液稠而亮，刚刚好挂住年糕表面，米

香、油香包裹着桂花香、芝麻香，香气

袭人，油亮细白的年糕条上，错落着瓣

瓣金桂花、细细黑芝麻，勾得肚子里馋

虫都在叫。迫不及待夹上一条，慢慢

咀嚼,香滑油润，软糯而韧，甜而不腻。

拿起勺子正想再打一小碗，一双筷子

压住我悬在半空的勺子：“先关心一下

Z 好不好？”F 对我杏目圆睁。“这道菜

一定要趁热吃，凉了就……”猛地发现

一贯温柔的F似乎有点异常，我连忙缩

回伸出去的手，与L、Y异口同声地问：

“Z咋啦？”

经过 F 的叙述与 M 的补充，大致

了解 Z 发现老公又一次出轨，且恶人

这回变本加厉要求无辜贤慧的她净身

出户，Z 因此精神崩溃到欲轻生，发誓

要和对方鱼死网破。离异独身的 Y 听

后幽幽地说：“我们尽量劝劝 Z 凑合着

过吧！”可我并不以为然，心想着唯有

懂得放手的女人，才配拥有更好的幸

福，得给 Z 洗洗脑，不管发生什么，生

活总得继续，不能用别人的错惩罚自

己一辈子不幸……正如此想着，包厢

门又一次被送菜服务生推开，传菜员

小声道：“阳澄湖大闸蟹，请慢用。”

我本最爱吃的蟹，此刻却一点也

勾不起食欲……“我说你啊，Y，有点傲

骨好不好？你先前那臭男人都娶第三

个了你又不是不知道！”F 冷不丁咬牙

切齿数落着。Y 弱弱应答：“我不是早

听你们话了吗？”

她俩的对话，把我拽回到多年以

前。Y 的前夫婚后 10 年婚外恋，不收

心，还家暴，逼Y离婚。Y死活不肯，声

言要活活拖死那对狗男女，谁也甭想

过好日子。她老公后来干脆连家也不

回，看你能怎么着！整整 4 年，Y 独守

无爱婚姻，把自己折磨得像木乃伊，连

带把女儿折腾到轻度抑郁。后经她家

人及我们五个闺蜜反复规劝，终于让

固执又软弱的她想通，离婚，逐渐走出

家庭变故阴影。联系到 Z 当前遭遇，

我们一致疑惑当年那打了鸡血般劝 Y

离婚的 Z 哪去了？于是 5 个老闺蜜变

夜宴为智囊宴，置热气香气蒸腾的满

桌佳肴于不顾，急切合计着如何救 Z

于中年感情危机……

见过太多在感情泥潭里苦苦挣扎

的女人，拿不起，放不下。好姻缘，靠

的是夫妻双方共同珍爱，珍惜之心亡，

则缘尽。把过去抱得太紧，就没有机

会去拥抱未来，结束一场悲剧，才有机

会开始一场喜剧。不纠缠那些走错的

路，爱错的人，在波折中修炼强大内

心，方能拥有不一样的蓝天。一段感

情和婚姻的结束，只是挫折，不是绝

境，从中汲取教训，加深对自己、对爱

情的认识，你的人生即能自渡——五

个老闺蜜达成共识。

我们起身离开这个秋夜的宴席，

信心满满地携手走出店堂。

霓虹正浓，夜幕沉重。

烧一桌菜，陪一个人，在这里她守

望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在这里我守望

了一段儿时的时光。

前不久回阁巷老家看望奶奶。奶

奶今年96岁，应该出生于民国时期，生

肖属狗。

每次看奶奶，母亲总是她绕不过去

的话题。她一生的痛就是与我母亲的

隔阂。奶奶絮叨着，她是如何在下垟园

看上我勤快的母亲的。母亲本是她最

满意的媳妇，结果奶奶没能做成一个成

功婆婆，母亲倒成了成功婆婆，与我家

弟媳妇关系比对女儿还亲近。

奶奶回忆着那些她与母亲的误会，

说着她的本义及后来事件的走向，人生

若能预演多好。奶奶不断地责怪自己

人太蠢了，不是“会”人，不会说好听的

话。这些陈年故事我在听着，全能的母

亲也会听到的。

所有的过往，如同海水，看似平淡

无奇，只要细细聆听，每一粒沙石每一

滴海水都有自己的前生来世的轮回故

事。

看着午后屋外几个小娃在嬉闹，恍

惚间那是35五年前的我和小伙伴们，屋

前屋后地跑啊跑，哪管正午毒辣的日

头，欢乐就好。

童年记忆中没有慈祥的奶奶，没有

她的拥抱疼爱，我也不会去羡慕薛家表

姐堂妹，反正我有母亲娘家陈家亲戚的

百般宠爱。那时我似乎也是伶牙俐齿

的霸道主，也许听多了父母亲口中奶奶

的偏心，也许是心疼父母自力更生的志

气、上班种田两头奔波的辛苦，谁胆敢

嘀咕我家，我就会处处刁难奶奶、姑姑、

表姐、堂妹们，回嘴一流，还有连我家门

口一步也不准踏，屋前稻坦也不行，下

雨天想穿过屋檐底下更不行了，我时刻

监视着家门口，他们只能绕远路，我家

刚好居于姑姑小叔家中间。现在想来

会不会是我年幼不懂谦卑，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有意不跟我计较，也苦于一直没

有解释沟通的机会。

我和母亲早不再怪奶奶，我想奶奶

也应该早已忘却小时候我的幼稚行

为。然而，人们总想着自己有多重要，

会被记忆影响。放心吧，你没有那么多

的能量，其实你什么都不是，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生命节奏。

情绪如潮水，该来则来，有的是轻

轻地触一触沙滩，有的是粉身碎骨撞向

岩石，轰轰烈烈，来时酝酿得再凶猛，也

不过如此，还得一样乖乖地退去，我想

下一个触沙滩的潮水也许就是上一轮

撞岩石的那个，不断地尝试，不断地经

历，就是在长见识。去时，也该静静地

放手让它退去吧。

夜宴
■胡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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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
■金春妙

情绪如潮
■薛 剑

清廉瑞安
■李浙平

（漫画）

不往河道里扔垃圾，您就是在参与“五水共治”
瑞安市治水办宣


